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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建华

挖菜所思

生命的舒展
■ 李正中

尧 让
天下与许

由，许由由是
遁 入 深 山 不

见。儒家说他是
世之大贤，道德高

尚，不恋名利；法家则
说皆因上古三皇实居茅屋
吃粗食且忧劳天下，无权
和利使然；庄子则说他知
名实之辨，天下治而居之
是尸位素餐越俎代庖。

他们各家为着论证
自己的观点各采所需，无
疑全有道理的。可抛开这些
道德意义不谈，仅从生命
本体意义上来说，许由何
偿不是想让自己的个体
生命道法自然，乘物神
游，所谓“立乎不测，
游于无有”，独于天
地相往来，以避免
“心被形役”，用

现 代 的 话 说 ，
就是避免心灵
的异化，保
持生命的舒
展。或许
这才是许
由 遁 入
深山的
根 本
原
因
。

这就像儵与忽违背自然天
性地为浑沌凿七窍，虽然出
于善良的报答之心，然七窃
成混沌死。又如圈鸟于笼，
虽省却其奔波觅食之苦，
然终不如在蓝天下自由舒
展适怀快意。

再来看看后来的千古
高士陶渊明，他不为五斗
米折腰，弃官归隐。历代
皆赞其不慕权贵或蔑视权
贵。这无疑是事实，可这
真是最主要的吗？如果
是，如何更好解释“先就
再弃”？可见“不慕或蔑视
权贵”绝非最主要原因，
且看他的 《归去来辞》，

“觉今是而昨非”，觉悟得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

“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
吹衣”“载欣载奔”的大欢
欣、大自在，是“怀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仔”
的闲适畅达，是“登东皋
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的随心所欲，是“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
遥悠然，是“不求甚解，
每有意会则欣然忘食”的
欢欣愉悦、自得其乐。

就连一生为自己的理
想，驾牛车率众弟子奔走
于各诸候，以求行“仁”
于世的孔子，其理想生活
状态，用他老人家自己的
话说，不也仅是“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吗？

“生命的舒展”或许有
些偏重于肉体，其实此处
的“生命”是兼及肉体和
灵魂而言的。然而，随
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旅游业的发展发达，
城镇化节奏的加剧，
田园乐土，深山幽
境已实难寻觅。
如同水归于水中
一样，灵魂的
圣境也只能返
归于灵魂深
处以求啦。

腊月里的春风
■■ 王山民王山民

这是腊月里常见的一个薄雾氤
氲的冬日，早上刚起来，年轻的护
士长就推门进来：“大爷，我来给
你收拾一下！”我说收拾好了。她
说：“昨晚不告诉你，今早来给你
收拾吗？你的腰还没好，怎么能乱
动呢！”

年过花甲之后才深深感觉到了
人生易老和生命的脆弱。几天前还
沾沾自喜于像青年人一样腿脚轻
捷，几天后却突然发现腰痛如折，
四肢不得稍动，之后在市中医医院
一住就是个多月。

记得 30年前我写过一个短剧，
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住进医院后每个
人都像囚犯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名
字，变成了冰冷的“几床几床”，
可眼前的剧情再不是旧时模样。

医生护士的脸上没有了那种看
惯鲜血与死亡的麻木，眉梢眼角的
微笑都是至亲好友才有的真诚。因
这个科多是上了年纪的患者，病室
里常常听到“大爷”“阿姨”，那种
发自内心的亲切呼唤。白天，那一
蹓小跑的脚步声，传达出他们的忙
碌和解除病人痛苦的急切；夜晚，
那尽量放轻的脚步声，是她们在小
心守护着每一个病人残缺不全的
梦。

初入院时，我几乎完全不能自
理，又不忍心耽误儿女的正常工
作，打开水，买早点，订午餐，代
我到住院处交款，搀扶我做各种检

查，这些本来是陪人的活，护士长
和护士们总是不容我推辞地做了，
并且对我的感谢一再表示这是她们
份内的事情。

推拿不只是技术活，更是强体
力劳动，为了保护病人，又需要保
持较 高的室温，每做完一次治
疗，医生们那一脸的汗水都让人心
疼。

腊月初四，薄雾氤氲、寒气袭
人的日子，鲁南百姓熟悉的枣庄市
中医医院，到处是人，到处是车，
七点五十前后，各科都有护理人员
把正在住院的病人扶上了专供病人
乘坐的大巴。坐稳之后，看着车窗
外的一切，我的思绪止不住潮水般
翻腾。

一是我年轻时从父习过中医；
二是自幼禀赋虚弱；我对枣庄市中
医医院有着特殊的感情。

造化弄人，命运没有让我这个
从小酷爱中医的人成为医生，却让
我成了枣庄市中医医院几乎每个科
室都“脸熟”的病人。

还是在被枣庄人称之为“东大
洼”或“匮子岭”那片荒凉的土地
上时，枣庄市中医医院的规模应该
说很小。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吕兰凯、王法昌、姚传瑜、沈善寅
等一串名字就成了这一方百姓心中
的救命观音。而我那时，受益最多
的则是“家庭病房”。对那些丢不
下工作又需要治疗的病人，枣庄市

中医医院会定期上门处方，送药。
可让我隐隐不平的是，中医院在我
们国家总像是晚娘的孩子，比如枣
庄市中医医院在别人褪下的旧房子
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好在旧瓶子
也挡不住装新酒。而这新酒实是我
们老祖宗留下的千年陈酿。

在经历了全国性的“中医院不
中医”的惨痛教训之后，枣庄市中
医医院的掌门人开始极力恢复中医
传统疗法。于是，针灸、拔罐、推
拿这些七千年前盛行的疗法，迎来
了越来越多的病人，针推科不得不
从一个增加到了七个；于是，以中
医疗法为主的老年病康复科成了老
年人的“避风港”；于是，每年的
三伏和三九日，中医院人头攒动，
老百姓感受到了“冬病夏 治”、

“夏病冬治”的神奇；于是，中西
医结合的肛肠科，增加到了一百多
个床位；于是，古老的“督灸”、

“脐灸”，最近成了热门的街谈巷
议：“哎呀，那感觉，简直神了奇
了……”

老百姓们大都没注意到枣庄市
中医医院最奇的一招：一夜之间变
成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
院”，北京那么多国医高手定时来
这里免费义诊，在枣庄已堪称“饱
学”的医生们轮流去首都进修。一
个处江湖之远的小地方，整体的中
医理论与实践肯定会水涨船高
……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这
些，车子停了，几位穿着洁白隔
离衣的女孩上来扶病人下车。然
后，我看到的是院门口刻有“医
乃仁术大医精诚”的影壁石；看
到的是台阶上的五行生克和阴阳
八卦图；看到的是像它背后的

“鉅山”一样高的新中医院大楼，
像宾馆一样设备齐全的病房……
最让我心头一震的有两点；一是
在新院一楼显眼处有“治未病
一”、“治未病二”两个科室，因
为“上工治未病”显示了中国医
学的大智慧；二是在当下盛行的

“企业文化”潮流中，枣庄市中医
医院的企业文化中没有流行的标
语口号，倒是在最引人瞩目的地
方，出现了“嫉慢如仇”四个大
字。

看到这四个字，我，一个66岁
的老人，眼里竟一下子涌出了泪
水。我以最快地速度转身拭去。我
知道这样子很丢人，我敢肯定当时
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会理解。因
为，没有人知道，眼前这个两鬓霜
雪的老人在他一生中最惊恐无助的
日子里，在首都、省会几个大医院
里，为着他命悬一线的亲人，曾多
少次向那些不慌不忙的白大褂们
苦苦哀求：“快一些，能不能
快一些啊！”

瑞雪应时至

加完班已是晚上八点。
走出办公楼，突然感觉有东

西落到头上，细细的，还带些凉，
“莫不是下雪了吧？”当确定期待
已久的雪，伴着夜色悄然而至时，
内心的惊喜差点让我叫出声来。

我按捺喜悦，踏上回家的
路。坐在公交车前排，隔着车
窗，我看到雪越下越大、越下越
密……前方挡风玻璃上，雪花有
的斜划而过，有的簌簌直落……

半小时后，我到站下车，任
由雪片打在身上……此时，晚饭
时间已过，加上风大雪急，路上
已没有了行人，我也加快了脚
步。带着满身残雪，我以最快的
速度上楼，欲给正在家里写作业

的儿子一个意外惊喜。打开房
门，如我所料，发现我身上有雪
花，儿子先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
我，接着便是一阵狂喜。随后，
我们来到晾台，欣赏雪景……只
见儿子迫不及待将一把雪团捧在
手中，那份兴奋如无价之宝。

次日早晨，雪停了。这样的
天气，再加上路途较远，我比平时
出门要早一些。一出小区，就看
到肩上背包的中学生们。看来，
雪花、雪景对他们更有着极大的
诱惑力，只见他们三三两两，踩
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
吱”的响声，笑语欢声，并肩向
学校走去。快要到达公交站台，
我特意拐了个小弯，到平整的雪

地里走一走，以寻找、体验一番
作为开拓者的感受。

公交车内，“路面湿滑，请
注意慢行”的温馨提示不时在耳
边响起，司机师傅认真尽着自己
的责任，倍加小心，驱动车子平
稳向前。隔着车窗向外看，白茫
茫一片，如画般美丽。我想，拥
有如此雪天，赏冰雪、看冰雕还
用舍近求远去冰城哈尔滨吗？

客运换乘中心站内，滞留着
很多赶点上班和出门办事的乘
客，但看得出，因为瑞雪的降临，
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喜悦。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下雨飘
雪的日子，喜欢雪花飞舞时那份
万籁俱寂的独有的宁静。冬天，我

喜欢原汁原味的、未被人踏过的
冰雪盛景，期望银装素裹的美景
长驻大地、长留人间、常在心田！

花草还是原来的花草，树木
还是原来的树木，一切还是原来
的一切，但当雪花飘落、万物披
上白色的外衣后，仿佛有了魔力
一般，带给世界的感觉就不一
样。这或许就是人们尤其是孩子
们盼望下雪的理由吧。

节令正值大寒，俗话说“小
寒大寒，冻作一团”，然而，前
一阵子，天气偏暖，因此并不让
人觉得多么严寒。倒是这两天，
特别是下雪的前一天早晨，天气
异常寒冷，气温也创下新低，原
来这是下雪的前奏。

做医
护工作的
妻子不止一
次地说起医
院打点滴的人
满为患，天气干
燥、空气污浊使得
细菌容易传播，其
实何止我们人类，长
时间无降水、大地干
渴，万物亟需雪汁的滋
润……然而，天解人意，
在人们朝思暮盼的眼神
中，雪终于应时而来……

对这场久违的降雪，盼
望和高兴的，当然不只是孩
子们。

■ 胡乐浩

这天，天气虽然阴，但无
风，温度也算可以。吃过早饭，
老伴让我陪她挖野菜。于是二人
便提上书包，拿起小铲刀便出了
大门。沿着道路一边走、一边找
野菜，不到一会就挖了半书包。
这时过来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问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挖荠菜，
他说荠菜什么样，我老伴边挖边
指导，荠菜羽状分裂、上有缺
刻；苦菜有两种，一种花叶，一

种不带；剪子股是叶细小锯齿
状，叶较宽、棵较大；蒲公英叶
无花边细长。另外，还向他介绍
了别的野菜，并且给了他荠菜做
样子。又过了一会，来了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子也来询问。老伴再
次细心讲解。

想想以前吃糠咽菜，度日如
年的时代，人民除了种地收庄稼
外，就是去村外边地上、沟崖上
挖野菜。后来野菜越来越少，连

树叶都要。
后来到了60年代初，全国人

民在毛主席的带领和鼓舞下，战
天斗地不后退，依然地站在世界
的东方。那是我正在升高中期
间，整天饿的肚子咕咕作响。学
校从酒厂运来些酒糟说是淀粉，
从学生家里收购老地瓜秧，放到
淀粉里蒸着吃。

然而，这些已成了过去，只
是让人知道挨饿的滋味，别忘了

本就行。如今，
挖野菜一是图乐
趣，二是休闲，三
是改善一下口味，享
受一下今天的幸福生
活。

时间真快，两个小时
过去了，野菜也挖了一书
包，开始慢慢地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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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吟
■ 闫吉文

岁岁立春今又春，
不觉生机唤世新。
细溪山涧哼小曲，
巨野山花欲吐芬。
不求丹青风骚赞，
但愿无愧东君心。
寒意如负全放下，
淡然轻笑杨柳君。


